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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降瘟神卫人罹劫  寻大道孙宾遇涓  
常言道，祸不单行。  

随巢子与弟子宋趼尚在云梦山中时，随巢子的预感就已应验了。

刚刚经历战火洗劫的卫国乡野未及重建，一场更加可怕的灾难已经悄

无声息地降临到他们的头顶。  

事发于平阳郊区一个名叫石碾子的村落。顾名思义，石碾子村人

是做石碾的，村中一百多户人家，几乎每一家的男人都是石匠，都有

采石、锻碾这门绝活，一到农闲，他们就会拿上工具，奔波列国，为

人锻制石碾。  

也是该有这场劫难。公子卬屠城之后，平阳基本上已是空城，城

中凡能寻到的尸骸也都被墨家弟子组织远近青壮拉到郊野葬了。  

石碾子村一个参与运尸的石匠无意中看到一家大户院中有只古

碾，感觉甚是别致。石匠当时只顾运尸，顾不上此事儿。一月之后，

该石匠得到空闲，想起此事，就于一日凌晨早早起床，拿了笔墨、木

片等一应工具，打算好好研究一下上面的图案，琢磨古人的锻碾绝艺。 

这位匠人刚一走进院中，就嗅到一股怪味。前一阵子忙于清运尸

体，这种味儿他早已习惯，因而并未特别在意，径直走到古碾跟前，

站在那里细细观察。半个时辰后，匠人已将石碾子上面的图案全都描

在随身带来的木片上。就在准备离开时，他蹲下身子，打算观察一下

石碾子的底端，看看古代匠人是否也在那里下过功夫。  

就在此时，匠人当即惊叫一声，跌坐于地。古碾下面赫然蜷曲着

两具腐尸，显然是受惊的卫人躲在碾下，被魏武卒乱枪捅死的。由于

时间太久，两具尸体早已腐烂，怪味正是散发出来的尸毒。  

许是惊吓过度，石匠欲翻身爬起，两腿却是发软，好不容易才挪

后几步，挣扎着起身，掉头跑回家去。当天倒也无事，次日晨起，他

陡然感觉身上发冷，急叫妻子熬来姜汤喝下，仍未见轻。妻子见他脸

色泛青，青中泛紫，目现绿光，甚觉奇怪，问他怎么回事，他只是摇

头。可能是怕吓到妻子，对于碾下的两具腐尸，他只字未提。  

这日夜间，匠人未能熬到天亮，竟是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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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端端的丈夫深夜暴毙，年轻的妻子悲伤欲绝，哭得死去活来，

邻居及匠人亲属全被惊动了，无不赶来奔丧。因见匠人全身铁青，众

人皆不知他得的是何怪病，有说是叫小鬼抓了，有说是叫冥王抽了，

里里外外没有一个好说辞。家人也觉得死相难看，赶忙弄来寿衣将他

穿上。刚巧邻居一个老丈有副现成的桐木寿材，家人出钱买过，将他

入殓了。  

按照习俗，平民死后，入殓三日方能下葬。村人留他连过两夜，

于第三日向晚时分，一路上敲敲打打，将他抬往村南的祖坟安葬。  

送葬途中，一长溜人披麻戴孝，号哭声声。  

因桐木寿材不重，村中石匠又都是力气人，因而只用了四人抬棺。

四个抬棺者中，走在后面的是死者的两个邻居，也是一对叔侄。将要

走到坟地时，侄儿小声对叔父说： “六叔，前日入殓时，我见里面的

这人——”朝棺材努了一下， “脸色乌青，吓死我了！ ”  

这位六叔额上虚汗直出，明显一副勉力支撑的样子，但还是瞪他

一眼： “不要胡说，小心被他听见，抓了你的魂！ ”  

说话间，六叔陡然打个趔趄，但又挺住了。侄儿做副鬼脸，正要

嘲笑六叔胆小，突然呆了，怔怔盯住他道： “六叔，你脸上也……也

泛青了！ ”  

他的话音刚刚落地，六叔再也支持不住，两腿一软，歪倒于地。

棺木陡然失去一角支撑，滑掉于地。  

侄儿放下抬杠，哭叫道： “六叔！六叔——”  

众人闻声，齐围过来。  

侄儿一把抱住六叔，走到路边。六叔的脸色越来越青，一手紧抵

喉咙，一手指着棺材，费尽气力说道： “是……是他……”  

侄儿似乎突然间意识到什么，两眼发直，惨声惊叫： “鬼呀，鬼

呀，鬼抓人喽！ ”疯了般撒丫子就跑。  

众人皆吃一惊，正自面面相觑，披麻戴孝的人群中又有一人脸色

乌青，歪倒于地。众人一看，是死去的石匠的年轻妻子。  

众人一下子傻了。又有人发一声喊，大家各自慌神，四散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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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没过几日，附近村里死者频频，路上，田边，处处可见全身

青紫的尸体。活人都学乖了，各自躲在家中，没人去理死者。村头一

棵大树下面，几个被鬼抓的佝偻在那儿等死，另有一人半跪在地上，

似在向上天祈祷。  

疫情迅速蔓延，几天之内，竟已波及楚丘。楚丘守丞栗将军闻知

详情，知是瘟神来了，使人飞报相府。  

这日是大朝，老相国孙机由于连拉几日肚子，偏巧告假，在府中

养病。收到急报，孙机匆匆阅过，脸色一下子变了，顾不上身体虚弱，

急叫家宰驾上轺车，朝卫宫急驰。  

轺车在卫宫门口戛然而止。孙机在家宰的搀扶下走下车子，手捧

急报，跌跌撞撞地踏上大殿前面的台阶。由于慌不择路，加上身体疲

弱，一只脚板未能及时抬起，被台阶上的青石结结实实地绊了一下。

家宰眼疾手快，箭步冲上，一把扶住。  

看到这种情况，家宰也就顾不上家臣不得上朝的礼数，扶起孙机，

缓步走上宫前台阶。  

正殿里，众臣正在向卫成公奏事，突然看到孙机进来，顿时一怔。

孙机冲前几步叩拜于地，手捧急报： “启禀君上，楚丘栗将军快马急

报，平阳、楚丘陡起瘟病，患者全身青紫，重则顷刻暴卒，轻则残喘

数日而毙。眼下死者逾百，百姓闻风色变，民心惴惴……”  

听到 “瘟病 ”二字，满朝文武皆惊，面面相觑。  

内臣急走过来，从孙机手中接过急报，双手呈予卫成公。卫成公

颤着双手接过，目光扫视一遍，神情竟如呆了一般。  

孙机小声奏道： “君上……”  

卫成公醒过神来，长叹一声： “唉，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兵祸

前脚刚走，瘟神后脚就到，难道是上天亡我卫室不成？ ”将头转向孙

机， “老爱卿，可有除瘟之方？ ”  

孙机摇了摇头： “按史书所载，禹时洪水泛滥，雍州闹瘟，历时

三月，尸横遍野，死者逾十万计；武王伐纣之时，殷地闹瘟，死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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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其数，国都几无御敌之兵……君上，瘟祸不比兵祸。兵来尚有将挡，

瘟祸……”  

卫成公声音发颤，目光转向朝臣： “这……这可如何是好？ ”  

太师眼中闪过一道冷光，眼珠子连转几转，趋前一步： “臣弟有

奏！ ”  

卫成公忙将目光转向太师，急切问道： “快，爱卿有何妙策？ ”  

太师缓缓说道： “据臣弟所知，瘟病是天杀之祸，无方可治！ ”  

卫成公一下子怔在那儿： “这……爱卿是说，寡人获罪于天了？ ”  

太师瞥一眼孙机，别有用心道： “君兄是否获罪于天，臣弟不敢

妄言。不过，眼下天降瘟神，却是实情！ ”  

卫成公沉思有顷，目光缓缓落在太庙令身上： “爱卿主司祭祠，

可否代寡人问问，寡人因何使上天震怒，降灾于卫？ ”  

太庙令跨前一步：“回禀君上，恕微臣斗胆犯言，前番戾气上冲，

彗尾扫庚，当是上天示警。微臣已将上天所示奏报朝廷，朝廷却置上

天所示于不顾，不当战而战，招致平阳屠城、楚丘、帝丘被围之祸。

战事完结，朝廷又未及时敬天事鬼，化散戾气，终酿此灾！ ”  

太庙令振振有词，不言君上，只言朝廷，矛头显然是指向相国孙

机的。卫成公听得明白，半晌无言，末了长叹一声： “唉，战后理当

敬天事鬼，寡人只顾忙碌，竟是误了。瘟神适卫，罪在寡人哪！ ”又

顿一下，抬头望向太庙令， “爱卿可否代寡人祈请上天，请上天召回

此神，化解灾殃？ ”  

太庙令奏道： “回禀君上，微臣并无此能。不过，据微臣所知，

大巫祝可神游上天，沟通鬼神，君上何不召他试试？ ”  

卫成公眼中亮光一闪：“快，有请大巫祝！”念头一转，“慢！摆驾

太庙，寡人亲去恳请！ ”  

卫国太庙位于宫城东南约三里处，从地势上讲，是帝丘城内制高

点。太庙十分古老，始建于三百多年前，是卫成公东迁帝丘后盖起的

首批建筑，无论是建筑规模，还是奢华程度，均高于后它而建的宫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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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宫城几经扩建，太庙自建成后一直沿用至今，因而早与宫城不可攀

比。尽管如此，打眼望去，太庙仍旧不失其初建时的尊贵和典雅。  

太庙自建成后，国家大小事项，从任免吏员到民事外交，凡不能

立断的，历代卫公均要到太庙求大巫祝问卦。这也使太庙变了性质，

名义上是卫室的祭祠场所，实际上却是卫国的权力中心，是决策卫国

大政的终端裁判所。正因如此，掌管太庙的太庙令，在朝中一直炙手

可热。而按照祖制，太庙历来由太师管辖，决定太庙令、大巫祝人选

的自然是当朝太师，因而，太师在朝中可谓是一言九鼎，上至卿相，

下至大夫，无不对他敬畏有加。  

然而，卫成公即位不久就起用孙机为相，太庙的作用陡然降低，

因为国家大事，无论多么棘手，孙机总有办法应对，且大多应对得还

算得体。时间久了，卫成公遇事只找孙机商议，只在年节祭祠、婚丧

嫁娶时才去太庙。太庙权力大大削弱，太师自也风光不再。前番魏人

打来，太师看准情势，极力主和，不想孙机却一意抗战，使他猝不及

防，在满朝文武面前灰头土脸，面子尽失。太师本寄厚望于战事的结

局，不想又出意外，秦人突袭河西，魏人主动撤兵，孙机死命一战，

竟然保全了社稷。太师、太庙令、大巫祝等甚是失落，正自苦无良策，

偏瘟神下凡相助来了！  

就在卫成公摆驾太庙之时，大巫祝正端坐于庙堂殿前，双目微闭，

似已入定。小巫祝急走进来，在他耳边私语一番。大巫祝全身震颤，

二目圆睁，光芒四射： “哦，瘟神降于平阳、楚丘，君上亲来恳请？

嗯，太师何意？ ”  

“太师吩咐，相国孙机从未敬天事鬼，力促君上以弱抗强，上天

震怒，方使瘟神下凡，以惩戒卫人。太师要上仙作法祭天，沟通瘟神，

莫使他犯境帝丘，殃及都城，同时要上仙秉承天意，借此契机迫使君

上敬天事鬼，不再听那孙机蛊惑！ ”  

大巫祝沉思有顷，冷光收拢，眼睛闭合，似又恢复入定状态，口

中迸道： “转禀太师，就说小仙心中有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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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日黄昏，就在卫成公摆驾太庙后不到两个时辰，十几个皂衣宫

人手持令箭匆匆走出太庙，各乘快马，分驰全国各地。其中两匹快马

径奔帝丘西门，一匹出城，如飞般朝楚丘驰去。另一匹在城门处停下，

马上皂衣人勒住马头，朝城门尉宣旨： “城门尉听旨！ ”  

城门尉叩拜接旨： “末将接旨！ ”  

皂衣人朗声宣道：“平阳、楚丘瘟神肆虐。君上有旨，自今日始，

举国事天，惟大巫祝之命是从！ ”  

“末将遵旨！ ”  

“传大巫祝令，自接令时起，关闭城门，许出不许入，违令者斩！”

言讫，皂衣人将一只令箭抛落于地。  

城门尉捡起令箭，朗声说道： “末将得令！ ”  

皂衣人也不答话，打转马头，朝另一城门急驰而去。  

望着皂衣人渐渐走远，城门尉朝众军士喝道： “还愣什么？快关

城门！ ”  

八名士兵 “刷 ”地拉起吊桥， “吱呀 ”一声将城门重重关上。  

因已天晚，外出办事或干活的市民正在陆续返回，排队入城。猛

然看到城门关闭，众百姓急了，齐冲上来，拼命打门，顷刻间，悲哭

声、怒骂声响成一片。  

驰出西城门的皂衣人快马加鞭，不消三个时辰，就已赶到百里之

外的楚丘，在守丞府前翻身下马。此时虽已深夜，因有瘟疫的事，府

中仍是灯火通明，守丞栗将军正在召集城中长老及属下众将商议治瘟

大事，听闻君上使臣到，赶忙出府，将皂衣人迎入，叩拜于地，等候

宣旨。  

皂衣人在堂中站定，宣过诏书，朗声说道： “传大巫祝令，生者

不可游走，死者就地葬埋。凡罹瘟之家，皆上天行罚，不可救赎。当

封其门户，待瘟神行罚之后，焚其房屋，火送瘟神！违令者斩！ ”  

栗将军一怔，迟疑有顷，叩首道： “末将遵命！ ”  

可能是惧怕瘟神，皂衣人匆匆留下诏书、令箭，不顾夜深路遥，

竟自上马飞驰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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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使臣，栗将军独坐于堂前，凝思有顷，使人召来属下部将，

转达君上旨意，安排他们执行大巫祝之令。  

天刚蒙蒙亮，全身甲衣的将士兵分数路，在各处交通要塞设立关

卡，限制臣民走动。早有人将卫成公的诏书和大巫祝的命令制成告示，

四处张贴。对于罹瘟区域，则使人将告示内容通过鸣锣喊话，晓谕臣

民。  

一时间，平阳、楚丘就如一片死地，除去拿枪持戟的甲士之外，

根本看不到走动的活人。无论是臣民还是兵士，人人都被死亡的阴影

笼罩，没有人高声说话，连哭声也难听到。  

一队兵士如临大敌般开往瘟病的始发地，石碾子村，将各家各户

围定，不管里面是死是活，只用木条、铁钉将门窗从外面钉死。  

一家院落里，两名士兵闯进院子，不由分说，将人赶进屋中，关

上房门，将门从外面锁上，叮叮咣咣地钉起封条来。房内传出拳头捶

门的声音，一个女人声嘶力竭地哀求： “官爷爷，我们一家老小好端

端的，奴家没有不事上天哪，求求官爷放我们出去，瘟神没到我们家，

求求官爷，放我们出去吧……苍天哪，您睁开眼睛，救救我们吧！ ”  

伴随着女人哭求的是一个男孩子稚嫩的叫声： “阿姐，我渴！ ”  

接着是一个女孩子的声音： “弟弟别哭，阿姐这就舀水去！ ”  

正在敲钉的士兵心里一酸，本能地犹豫一下，眼睛望向另一士兵：

“这家好像没有生瘟，要不，给她们留条活路！ ”  

另一士兵横他一眼： “找死啊你，快钉！ ”  

敲钉声再次响起。  

在都城帝丘，天刚迎黑，大街上就已空空荡荡。不远处，一个值

勤的兵士一边敲锣，一边高喊： “大巫祝有令，全城宵禁，所有臣民

不得走动，违令者斩！ ”  

一队执勤的士兵持枪从大街上走过。一匹快马从这队兵士身边驰

过，在不远处的相府门前停下，一身戎装的帝丘守尉孙宾翻身下马，

走入大门，早有仆人迎出，将马牵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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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宾大步流星地走进客厅，女仆迎出： “少爷，您可回来了！ ”上

前为他卸去甲衣。  

孙宾走到衣架边，自己换上便服。女仆一边朝衣架上挂甲衣，一

边说道： “少爷，老爷方才交代，要少爷去宗祠一趟！ ”  

孙宾一怔，拔腿朝宗祠方向走去。  

孙家宗祠设在相府后花园旁边，墙上挂着一排画像，排在最中间

的一个身披重甲，面目慈祥，下面摆着一个牌位，上写 “先祖孙武子

之灵 ”。两边依次是仙去的列祖列宗，孙宾先父孙操、先叔父孙安的

牌位排在最边上。孙安的牌位旁边又立了三个牌位，一个是孙安的妻

子，另外两个是他们的一双儿女。  

家宰摆上供品，燃好香烛，缓缓退出。孙机拄着杖，缓缓走到孙

武子的牌位前面，放下拐杖，跪下，抬头凝视孙武子的画像。  

孙机闭上眼去，两片嘴唇轻微嚅动，似在喃喃自语。烛光照在他

的老脸上，下巴上的花白胡子随着他的嘴唇的嚅动而微微颤动。  

门口，孙宾站在那儿，静静地望着爷爷。  

孙机感觉出来，头也不抬： “是宾儿吗？ ”  

孙宾走进来，在孙机身边跪下： “爷爷，是宾儿！ ”  

“宾儿，来，跟爷爷一道，祈请列祖列宗在天之灵护佑卫人！ ”  

二人朝列祖列宗的灵位连拜数拜，闭目祈祷。有顷，孙宾睁眼望

着孙机： “爷爷，此番瘟祸，我们真的躲不过吗？ ”  

孙机长叹一声： “唉，能否躲过，要看天意！ ”  

孙宾眼中一亮： “天意？爷爷是说，我们尚有解救？ ”  

“是的，”孙机点了点头，“天无绝人之路！传闻墨家巨子随巢子有

治瘟之方，若得他来，卫人就可有救了！ ”  

孙宾忽一声起身： “宾儿这就动身寻访随巢子，请爷爷准允！ ”  

“爷爷召你来，就是此意。只是随巢子居无定所，你可知去何处

访他？ ”  

“爷爷放心，无论他在天涯海角，宾儿定要请他过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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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儿， ”孙机轻叹一声， “眼下十万火急，不是天涯海角的事儿。

不久前，有人在洛阳见过随巢子，你可前往洛阳方向寻访。卫地闹瘟

之事，必已沸扬于天下，依随巢子性情，若是知晓，也必前来。是否

已在途中，或未可知！ ”  

孙宾点了点头，站起身子： “爷爷保重，宾儿走了！ ”  

孙机也站起来，依依不舍：“宾儿，去吧，爷爷在楚丘守望你们！”  

孙宾惊道： “爷爷，您……您要去楚丘？ ”  

孙机点头道：“是的。这几日来，你都看到了。大巫祝如此治瘟，

疫区百姓只怕是雪上加霜。有爷爷这把老胡子在那儿飘上一飘，他们

心里会有一丝安慰。 ”  

孙宾朝孙机跪下，缓缓说道：“爷爷……可……可您这还病着呢！”  

孙机不无慈爱地抚摸一把孙宾： “去吧，爷爷这把老骨头，硬朗

着呢！ ”  

孙宾又拜几拜，泣道： “爷爷，您……您多保重！ ”转身告退，返

回厅中，将披挂穿了，到马厩牵出战马，径朝西门驰去。  

石碾子村，家家户户的门窗都被兵士们由外面钉死，几处房舍已

经燃火，远远望去，浓烟滚滚。  

三名军卒手拿火把，走到一家被钉死的院落旁边，推开院门正欲

进去，听到屋子里隐隐传出哭泣声。为首军卒侧耳细听一会儿，扭头

说道： “是老头子在哭呢，看来，今天走的是他老伴！ ”  

另一军卒接道： “这老头子也怪，昨日儿子死，只听到老伴哭，

却没听到他哭；今儿老伴死，他却哭了。由此看来，老伴要比儿子重

要！ ”  

第三名军卒哂道： “你懂个屁！没听说过大音希声吗？人若过分

伤心了，反倒会哭不出来！儿子走时不哭，老伴走时哭，这恰恰证实，

儿子比老伴重要！ ”  

为首军卒横他们一眼： “这是争执的地方吗？前面还有十几家呢，

要是耽搁久了，小心瘟神把你们也搁下来！听说没，就这几日，光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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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百人队就搁倒十几个！你们难道也想……”搁住不说，退出柴扉，

朝旁边一家院落走去。  

两名军卒打个惊愣，再也不敢说话，悄然无声地跟在身后。三人

推开柴扉，走进院里。为首军卒大声朝屋子里喊道：“喂，有人吗？ ”  

没有应声。  

为首军卒又喊几声，听到仍无反应，转对两个军卒道： “这一家

没了，烧吧！ ”  

两名军卒二话不说，跑到院中柴垛，抱来柴草，分别堆放于大门、

前后窗子及屋椽下面，拿火把点上。不一会儿，浓烟四起，整座房子

熊熊燃烧起来。  

村南，一辆马车缓缓爬上高坡，在坡顶停下。坐在车前驾位的家

宰扭头说道：“主公，石碾子到了，听说瘟病就是从此地散播出去的！”  

孙机缓缓跳下马车，站在坡顶，望着村中正在冒出的股股浓烟，

两道浓眉拧到一起。有顷，孙机长叹一声： “唉，生灵涂炭哪！ ”  

家宰擦了把泪水，转对孙机： “主公，上车走吧，前面就到楚丘

了！ ”  

孙机没有接话，迈开大步竟朝村里走去。家宰急道： “主公？ ”  

孙机顿住步子，回头说道： “你先在此处候着，我去村里看看！ ”  

家宰急道： “主公，要看就在这儿看好了。待会儿见到栗守丞，

您就啥都知道了！ ”  

“不打紧的，我去去就来！ ”孙机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下坡去。  

村中，方才的三名军卒又烧两处院落，开始走向那户曾有妇人呼

救的院子。为首军卒照例推开柴扉，站在院中大声喊道： “喂，屋里

还有人吗？ ”  

没有声音。  

为首军卒迟疑一下，趋至门口，连敲几敲：“喂，屋中还有人吗？ ”  

仍是没有声音。  

为首军卒退回院中，努了努嘴： “抱柴去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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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两名军卒到柴房抱柴，分别堆放妥当。就要点火时，窗口处

突然传来一阵响动，接着，一只小手从封死的窗子漏洞里伸出。小手

微微晃动几下，传出一个女孩子几乎完全嘶哑的哀求： “叔叔……叔

叔……”  

几个军卒皆吃一惊，面面相觑。  

女孩子的声音越来越低： “水……叔叔，水……水……”  

一名军卒望一眼为首军卒： “还烧吗？ ”  

为首军卒瞪他一眼： “烧烧烧，烧个屁，人还活着呢！快走，赶

明儿再来！ ”  

几个军卒转过身子，正欲离开，却见门口赫然站着孙机，一时呆

了。孙机看到了那只仍在绝望晃动的小手，顾不上责怪他们，三步并

作两步走窗前，取过身上水囊，递予小姑娘。  

然而，由于窗口封得太牢，漏洞过小，水囊塞不进去。孙机一急，

用力将钉着的一根木条扳断，弄出一个大洞。小姑娘颤抖的小手接过

水囊，拧开，先喝一小口，沙着嗓子道： “谢……谢爷爷！ ”  

孙机泣泪道： “孩子，就你一人吗？ ”  

小姑娘哑着嗓子，泣不成声： “还有娘和弟弟，爷爷，救救我们

吧，救救我娘，救救我弟弟，爷爷，我们几天没吃东西，水也喝光

了……”  

孙机声音颤抖： “孩子，爷爷马上救你们出来！ ”转过身子，冲几

个军卒嚷道， “这孩子好端端的，为何关她进去？ ”  

众军卒互望一眼，为首军卒欺上一步，两眼盯住孙机： “还没问

你呢，你倒反过来训起人来！告诉你吧，大巫祝有令，凡私拆官封者，

一律治以死罪！念你年过花甲，也还出于好心，军爷暂不与你计较，

也不问你是何人，来自何处了。老先生，少管闲事，快快走路吧！ ”  

孙机非但不动，反而指着门上的封条： “拆掉！ ”  

为首军卒一愣，上下左右打量孙机，眼睛一横： “嗨，你个怪老

头，军爷有意放你一条生路，你却不走！这叫什么？这叫不识相！弟

兄们，拿下他，关他柴房里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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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军卒齐围上来，左右拿住孙机，眼见就要扭入柴房，院外传

来车马声，家宰急步走入，朝众军卒朗声喝道： “住手！ ”  

三名军卒面面相觑，正待问话，家宰喝道：“还不放开相国大人！”  

三人一下子愣了。  

为首军卒怔道： “相国大人？什么相国大人？ ”  

家宰斥道： “还能有什么相国大人？他就是孙相国，你们这群瞎

眼狼！ ”  

孙机大名无人不晓，三名军卒一下子傻了，尽皆叩拜于地，为首

军卒语不成句：“小……小人冒……冒犯相国大人，请相国大人治……

治罪！ ”  

孙机轻叹一声，指着大门缓缓说道： “拆掉封条！ ”  

三名军卒赶忙起身，三五下拆掉封条。孙机率先走进屋去，将饿

晕在炕上的男孩子抱出院门。三名军卒见相国都不怕死，哪里还敢说

话，纷纷走进去，两人抬了中年女人，另一个抱出那个小姑娘，放在

院中。  

孙机望一眼家宰： “快，拿干粮来！ ”  

家宰走回车上，拿出几块干粮。孙机将一块嚼碎，喂在小男孩口

中。几个军卒看到，赶忙寻来一只大碗，拿水将干粮泡在碗中，喂予

中年女人。  

小姑娘最是清醒，跪在孙机前面一边喝水，一边大口嚼咬干粮，

两只大眼一眨不眨地望着孙机。  

孙机看着她： “孩子，你叫什么？ ”  

“俺叫阿花！ ”  

“你的阿大呢？ ”  

“阿大出远门为人做碾子去了，家中只有我们娘仨，听说传病，

娘不让出门，又将屋子用火烤了。我们三人好端端地在这屋里，突然

冲来几个军爷，不由分说，把我们关入屋子，在外面钉了。我们没得

吃的，没得喝的，后来，娘和弟弟又渴又饿，昏过去了。爷爷，要不

是您，我们就得活活死在屋子里。 ”阿花说得伤心，哽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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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机拍了拍她的小脑袋： “孩子，莫哭，莫哭，有爷爷在，一切

都会好的！ ”转对为首军卒， “还有多少人家钉在屋里？ ”  

“回相国大人，大巫祝说，这个村子犯下大罪，瘟神行罚，家家

户户都让钉了！ ”  

孙机斥道： “荒唐！你去查看一下，仍旧活着的，全放出来，予

水喝，予东西吃！ ”  

为首军卒迟疑一下： “这……”  

家宰斥道： “这什么这？相国大人叫你去放，还不快去！ ”  

“小人遵命！ ”  

为首军卒应过，与两名军卒急走出去。  

帝丘城中，孙机前脚刚走，就有人告知太庙令。太庙令急到太师

府中，将孙机、孙宾爷孙二人相继出城之事细细禀报。  

太师凝眉沉思有顷，缓缓说道： “依孙机性情，眼下出城，必是

投疫区去了！ ”  

“他去疫区，岂不是找死？ ”  

“嗯， ”太师点了点头， “这样也好。倘若真的死了，倒也省心！ ”

略顿一下， “这两日见过大巫祝了吗？ ”  

“下官就是打上仙那儿来的。 ”  

“他说没说过瘟神何时能够送走？ ”  

“回禀太师，上仙已经神游天宫，面奏天帝了。天帝谕旨说，卫

人当有百日瘟灾，待瘟神行罚期满，方好收回！ ”  

“百日？ ”太师极是震惊， “行罚如此之久，要死多少人哪？再说，

万一君上失去耐心，事情岂不更糟？ ”  

太庙令稍作迟疑，小声应道： “回禀太师，上仙说，瘟神一旦行

罚，非百日不可，急切不得。至于会死多少人，上仙说了，只要封死

道路，莫使罪人流窜，就等于锁住瘟神两腿，将他限死在平阳、楚丘

两地，由他胡来一阵，想也闹不出大乱。再说，孙机蛊惑君上不事鬼

神，死他几人，也是应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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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师低下头去，许久，点头说道： “既有此说，就依他吧！ ”眉头

又是一紧， “说起孙机，老朽倒也想起一事，爷孙二人既然出城，为

何没有一道走？ ”  

“这……下官也是不知！ ”  

“派人盯上！此番机会难得，万不可再让这对老小坏下大事！ ”  

“下官明白！ ”  

太庙令告辞之后，太师凝眉有顷，叫上车马，径去宫中叩见成公。

听闻太师求见，卫成公一反往常，不仅迎出宫门，且又亲手携他入宫，

免去跪拜，让他率先落座。  

太师受宠若惊： “君兄如此大礼，叫臣弟如何承当？ ”  

“爱卿此来，必有大事说予寡人！ ”  

太师点了点头：“启禀君上，臣弟方才得知，相国昨日出城去了！”  

卫成公大惊失色： “出城？这个时候，他为何出城？ ”  

“听说前去楚丘、平阳探访瘟神去了！ ”  

卫成公惊得呆了，急站起来，在殿中连走几个来回，转对内臣：

“真是个老糊涂，快，追他回来，就说寡人有急事商议！ ”  

内臣正欲安排，太师摆手止住他，转对成公道： “启禀君上，老

臣得知相国出城，已使人前往寻访了。 ”  

卫成公点了点头： “嗯，如此甚好。若有相国音讯，速禀寡人！ ”  

“老臣遵旨！ ”  

小巫祝领着几个巫人径至楚丘守丞府，经过查问，见大巫祝的命

令已经得到全面贯彻，甚是满意，当即褒奖几句，话入正题： “栗将

军，听说孙相国已来楚丘，怎么不见他呢？ ”  

栗平惊道： “哦，相国大人几时来的，栗平未曾见到！ ”  

小巫祝也是一怔： “那……孙宾呢？ ”  

“也未见到！ ”  

小巫祝将眼凝视栗平，忖知他不是说谎，闷头自语：“这就怪了。

他们爷孙二人既已出城，未至此处，却到何地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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